
瀕危與將逝！？ 聯賞戲曲節「西秦戲與古腔粵劇」兩下鍋有感 

文／葉智仁 

 

檢視近年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中國戲曲節」的劇目名單，在真金白銀的文化消費現實

中，較諸熱門的京、昆、越、粵四大劇種，當要給香港戲迷引介較少機會接觸的地方戲時，

藝術市場視野和行銷實務等一連串考驗，就來了。差強人意的票房風險，就算站在非商業

立場的位置，朝夕也是表演藝術策展人的焦慮，因為公帑審核者的思維方式雖非關收入，

但他們同樣會以入場人數的量化指標來引證及評價文化及藝術推廣工作是否做得好。 

 

2018 年「中國戲曲節」的《西秦戲與傳統粵劇聯篇演出》（下稱《西傳聯》）就是一個

可供參考的個案。翻查紀錄，除了昔日潮汕鄉親團體偶有邀請西秦戲班，對上一次西秦戲

劇團來港正式公演，已是 2007 年的事。嶺南古劇之一的西秦戲，對港人來說既陌生，又

唱大家聽不懂的官話，把觀眾帶進場的「文化任務」，要怎樣辦才好？ 

 

事實說明，《西傳聯》三天演出都不乏觀眾。那麼，它的「文化賣點」從何而來？為甚麼

《西傳聯》粵劇方面的宣傳要強調以「古腔」演出呢？若像康文署過往主辦「粵劇排場戲

專場」般，把古腔粵劇（即以官話唱念的粵劇）獨立出來搬演，在效果上或意義上，跟與

西秦戲聯篇演出又有何不同？ 

 

依筆者觀察，劇種對調式的「兩下鍋」是《西傳聯》具吸引力的推廣策略之一，而其藝術

視野是藉尋根溯源來鋪墊瀕危文化或將逝文化之傳承議題，在鑼鼓背後輕聲細語地向觀眾

傳達一個訊息：快將丟失的戲曲文化瑰寶就在我們身邊。是次演出配合免費演前導賞講座

及藝人談，策演者除了通過舞台化抽象的討論為眼前的直觀和感受，更提出「西秦戲與傳

統粵劇二者來自何方？他們的親戚關係如何？他們曾往何處去？也分別將要往何處？」等

戲曲文化歷史問題。西秦戲與傳統粵劇之藝術對話， 既是文化娛樂，也是文化關懷。 

 

啟發觀眾尋根溯源，促成兄弟劇種「兩下鍋」 

今次把海豐縣西秦戲藝術傳承中心帶到香港觀眾面前的推手之一，是粵劇老倌羅家英先生。

由於粵劇的根並非廣東，深具興趣探索傳統粵劇舊戲淵源的他，常常想及一個有趣的問題：

「以古腔演出的粵劇，到底為何會跟西秦戲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呢？」──這是「家英哥」

在演前藝人談的分享。而傳統粵劇是否秦腔在兩廣本土化的產物，也是戲曲學者一直關注

的題目。 

 

現代粵劇的唱腔以梆黃板腔體為主，沒有爭議。而早期粵劇的形成，受到多個外省腔調或

劇種，包括：弋陽腔、昆腔、高腔、古秦腔、漢劇及徽劇等等的影響之說法，亦由來已久。

但委實，即使戲曲學者或行內的叔父輩，也並非對每項歷史源流產生的關係知悉清楚，當

中粵劇與西秦戲的淵源就是一個事例。直至近年，學者劉紅娟在「嶺南瀕危劇種研究計劃」

為同屬板腔體的西秦戲是源自陝西古老秦腔之說提出更多證論後，我們對西秦戲的來源及

演化問題，才有更多認識，並明白多了其入粵路線和流入汕尾海陸豐後得以保持唱腔道白

均用中州官話的因素。i 

 



至於傳統粵劇演出，其使用中州韻戲棚官話的史實，亦指向明末西秦腔南來後的「兩生花」

故事。一花在粵東和閩南地區生根，與當地民間藝術和祭祀娛神活動結合。幾百年來困於

海陸豐一隅，較少與外地文化交流，唱的一直都是官話，最終成為保留了許多西北古秦腔

原生態的劇種。劉紅娟的研究也特別指出，由於海陸豐方言中的「文讀音」與西秦戲所講

的官話很相似，造成以官話念白、行腔的西秦戲可被當地觀眾接受，因此雖經歷幾百年，

西秦腔仍能被保存下來。ii 另一花在廣州和港澳等商業口岸發展，因應時代不斷求新迎合

觀眾，遂演化成現化粵劇。轉變的主因是廣東觀眾抗拒語言隔閡，當本地班（近西班，唱

秦腔梆子）取代外江班（近徽班，唱徽調二黃）後，當時所謂的「廣嗓大戲」便逐漸改用

白話唱念，並吸收粵謳、木魚、南音等，只在部份特定演出語境中才保留少量官話。尋根

溯源，古腔粵劇與西秦戲在聲腔上是同宗，雖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實屬嶺南戲曲的兄弟

劇種。 

 

「中國戲曲節」策演者的文化推廣心思就是在同一舞台上，讓久久被人忽略或遺忘的兩朵

奇葩並置。把屬同一故事的不同劇種傳統戲碼，先後兩晚對調「下鍋」，以此互相印證這

兩個劇種類近之處，從而產生觀賞樂趣。具體安排是首晚第一場演出古腔粤劇〈六郎罪

子〉，中休後演西秦戲〈斬鄭恩〉。第二晚先上演西秦戲〈轅門罪子〉，中休後演古腔粤

劇〈斬二王〉。〈六郎罪子〉及〈轅門罪子〉屬同一故事的老生首本戲。〈六〉劇純唱梆

子，〈轅〉劇唱西皮（也即粵劇梆子）。而古粤劇〈斬二王〉與西秦戲〈斬鄭恩〉的基本

劇情也類同，只是歷史人物有些改動。聯演相近故事，除了間接鼓勵觀眾多看一晚及多看

一劇外，真正好處是讓觀眾可以更細緻地比較兩劇種在唱段、身段、角色演繹，甚至舞美

等各方面的變異，藉絢麗奪目的演出比較各自技藝又如何不同。 

 

瞥見西秦戲魅力，淺嚐古腔粵劇韻味 

粵劇《六郎罪子》與西秦戲《轅門罪子》是同一劇目，講楊六郎以臨陣招親之罪將其子綁

在轅門候斬，和佘太君、八賢王和穆桂英先後求情的經過。大抵上，人物、唱腔表演程式

及舞臺佈置，兩劇都同出一轍。看的，主要是伶人演出風格之別。古粵方面，羅家英唱的

士工慢板六郎「罪子腔」，唱腔層次清楚、節奏多變，特別在運用柔與巧的技藝上，給人

不誇張但具自然滲透力之感。其老生扮相，台風瀟灑，端莊中帶點飄逸、沉靜中隱含怒氣。

而西秦戲方面，由團長呂維平先生飾演楊六郎，他在力抗佘太君、八賢王的求情唱段，做

手、神情頗能表達出針對不同身份者所作的反應之不同層次變化，對舞臺演員的互動有很

強的牽引力。呂維平的唱腔蒼勁渾厚，運用抖髯功表現「罪子」的內心複雜情感，和以扇

子功表達因被穆桂英挑落馬的羞態時，更顯戲曲寫意之能。同一劇碼，羅家英的楊六郎灑

脫豪偉，而呂維平雄渾蒼健的六郎，硬中有軟。 

 

此劇另一引人關注的專腔專唱是「穆瓜腔」。西秦戲的林小菊和古粵的李沛妍，唱功上雖

跟紅線女古雅圓潤的穆瓜腔演繹仍有距離，但兩人均能把穆瓜之小旦活潑嬌俏和「一步步，

步一步，一步一步，步步急」的輕盈身段在舞台恰當表達。相比之下，一身紅衣的李沛妍，

較一身白衣的林小菊在造型與美感上更為講究。這多少也反映了都市商業化的粵劇與保留

農村古樸味的西秦戲在美學選擇上的差異。至於演焦贊與孟良二淨角，西秦戲的顏烈勝和

蔡盛檀，不論是交接的順暢度或表達豪邁粗獷而逗笑的戲份，都較香港的古粵更有水準。



這也可能反映了西秦戲的演員經年累月演出這些劇目而工多藝熟，不像粵劇的古老戲只是

偶一為之。 

 

古粵劇〈斬二王〉與西秦戲〈斬鄭恩〉也同樣行當齊全、唱腔、程式及傳統技藝也豐富，

以簡單的一桌兩椅為城樓。共同風格是慷慨激昂和氣氛熾烈，兼有不少吸睛的高難度動作

穿插其中。〈斬二王〉令人印象較深的有鏟椅和上高枱的武功身段，而〈斬鄭恩〉則要數

斬奸賊國舅的表演特技（劍落時被斬演員把頭縮回衣領下，劍起，屍體的頭顱早已在紅布

包裹的脖子後，不見了）。首晚在場的觀眾，很多都為到西秦戲「劍落頭斷」的精彩逼真

叫好。可惜，香港的古粵因些少差誤，在同一看點比下去了。 

 

縱覽這兩個劇種三天的演出，伏在歷史脈絡中思考，在清末至民國初年「本地班」為了競

爭上有別於以高雅風格為先的「外江班」，「兩生花」都是以發展技藝來吸納城鄉內外更

廣泛的觀眾群，也突顯了「看」戲的重要性。因此，《西傳聯》除了讓我們「聽」到講求

行腔味道的官話唱法，也「看」到戲曲舞臺藝術上的排場程式動作（如〈打洞結拜〉的

「配馬」）和傳統高難度技藝（如〈返西岐〉中呂維平運用「高臺搶背」、「甩髮」等動

作既跌且轉又唱又做，和〈六郎罪子〉中鄭詠梅的穆桂英「紮腳」功及「降龍木架」的刀

馬旦技藝），讓少接觸西秦戲和粵劇古老戲的香港觀眾一新耳目。 

 

如何守護快將丟失的戲曲文化瑰寶？ 

看過演出後，筆者的第一個「聯想」就是：由於兩個劇種的鑼鼓、音樂調性、調式和劇本

融合度高（部份唱詞內容雖有不同），理論上演員近乎不須太多調整，就可演出同場對答

交戲的「古粵、西秦兩下鍋」。將來若有機會演「同台同時式」兩下鍋〈例如古粵、西秦

罪子〉，肯定更是戲迷的福氣。然而，幸福也不是必然的。 

 

話說回來，今天被學者喻為中國戲曲活化石之一的海陸豐西秦戲與及古腔粵劇，都已走上

「瀕危」之路。在生存窘境當中，不相同者是西秦戲跟其他活化石如安徽池州儺戲、浙江

新昌調腔或福建四平戲一樣，於 2006年已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受官方重視。 

 

然而，古腔粵劇在既逝未逝之際，卻仍未獲整體高度關注，只有個別資深老倌的刻意庇護。

這裡涉及的問題其實有點弔詭，是行業求存生計與藝術保存之間的經濟與文化角力現象。

眾所周知，由於粵港澳三地政府獲中央政府協助，粵劇已於 2009 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批准列入世界級《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然而，以中州話／戲棚官話演出的

「所謂」傳統粵劇，因觀眾聽不懂，自上世紀三十年代起，已被放進冰箱冷藏。古腔作為

廣東粵劇中被誤解成「過時」的部分，今天願意花精神認真學習和排練的年青藝人很少，

更大問題是能教授的人更少，因為在口耳相傳的戲曲訓練「傳統」中，隨著上幾輩老藝人

去世，那些能打開冰箱取寶的鑰匙也一併丟掉了。 

 

是次《西傳聯》挑選的眾劇目中，西秦戲〈劉錫訓子〉這場折子戲，老生要配合帽翅功、

長髯功、水袖功邊唱邊「耍交椅花」，與及在〈斬鄭恩〉一劇大將高懷德要站個十多分鐘

不動如山的金雞獨立，而只靠眼神做戲的獨有程式「公仔架」等絕活，都是西秦戲「非遺

傳承人」呂維平先生年少時從他的兩位年邁老師傅身上學回來的。據說，昔日西秦戲名角

唐托老師授呂維平「椅子功」時已年過八十五，而另一名角羅振標老師教呂維平「公仔架」



時也七十開外。平情而論，「椅子功」作為地方戲絕活，並非較川劇的「變臉」難學，  

它稀有是因為西秦戲多年來處於瀕危狀態，造成少人學少人傳的情況。海豐縣西秦戲藝術

傳承中心是「天下唯一」專業團，在政府的關注下應該不會「將逝」! 但是否仍在「瀕危」

邊緣呢 ? 如果現況持續，沒有教授西秦戲的文化建設機關或戲校支持，也沒有想以西秦戲

為職業的新一代，這慣常依附於廟會中的歷史活化石標本，相信是難以發揚光大。 

 

至於傳統粵劇方面，流傳於清代同治中葉年間的「大排場或江湖十八本」廣東梨園官話排

場戲，因經過幾代伶人把粵劇「本土化」（即全面以粵語／白話學戲演戲），加上舊有的

戲文曲譜多已散失或被毀，很多「十八本」劇目今天其實都沒法以戲棚官話上演了。例如

今次於《西傳聯》再度搬演的〈斬二王〉，也是有賴已故編劇家葉紹德先生和「粵劇之家」

的資深老倌藉共同憶述，在上世紀末以試驗計劃形式合力整理的成果。雖然近年要保育那

「既逝未逝」的古腔粵曲及戲棚官話粵劇的意識提高了，也搶救及推廣了幾個在流失邊緣

的劇目（例如 2014中國戲曲節 「嶺南餘韻八大曲選段」的努力），而八和會館「粵劇新

秀演出系列」的藝術總監也積極傳授古腔老戲，但手頭可傳者，碩果僅存幾齣而已。面對

已「瀕危」的古腔粵劇，唱腔同宗的「兩生花」故事，又會否成為打開冰箱的另類方法呢？

《西傳聯》的意義不獨讓我們香港觀眾瞥見古老西秦戲魅力，也提醒戲曲界，地方劇種的

交流不單只是觀摩，更可以是傳承、拓展及保育的協同工作，在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之間，

也許有機會找回傳統粵劇在不同發展階段丟掉的「鏡像」。 

 

 

「中國戲曲節 2018」：《西秦戲與傳統粵劇聯篇演出》 

觀賞場次： 

2018年 8月 3日，晚上 7時 30分，高山劇場劇院 

2018年 8月 4日，晚上 7時 30分，高山劇場劇院 

2018年 8月 5日，下午 2時 30分，高山劇場劇院 

 

 

指導老師：塵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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